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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闲话 /

老仔面皮，饱仔肚皮 洋盘

沪谚熟语印

    老仔面皮，饱仔肚皮：指厚

着脸皮伸手向人要东西吃。
洋盘：不内行、不识货、缺

乏经验的人。常指在都市里遇
事上当但又不察觉的人。

篆刻 / ?建国

老里八早

文

/

?
红
春

    辣连队当兵，站岗是再也平常

勿过个事体，但我有过交关勿平常
个遭遇。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

参军后辣辣新兵连集训个辰
光，有天夜里轮着我站熄灯后

第一班岗，岗位辣营区外围壕

沟浪个一座木桥浪。壕沟有十
来米宽，两边侪是白杨树。搿天

夜里月亮辣云雾里钻进钻出，
还时勿时传来青蛙个叫声。我

接岗呒没多少辰光，只听见“噗
通”一声，我只当是青蛙跳到水

里，呒没当回事体。过脱一歇

歇，又连老几响“扑通”，乃末我
警觉起来，大声喝问：“啥人？”

四周呒没一眼声音。我个心开

始“怦怦”乱跳，当时台海局势
已有所缓和，但“敌情通报”讲

常常有小股流匪特务来搞破
坏，勿好放松警惕。我故意拉动

枪栓，像子弹上膛个样子，又一
次问“啥人？”其实，新兵站岗按

规定是勿配发子弹嗰，怕发生
意外，我是吓吓人家，也为自己
壮壮胆。终于有人应答，我听出是班

长，按规定对好口令，我就收枪迎上

去。班长讲，刚刚几声响是伊向壕沟
厾石头个声音，想试试我个警惕性。

班长表扬我几句就走了。
后来，我辣重炮连当了一名炮

手。埃辰光连队个哨位辣一个小山
坡浪。有天半夜我辣上岗路浪，听到

自家脚步声以外有“哐啷、哐啷”个
声音。让我吓丝丝个是，我走得越快

声音就越响，走得慢点声音也轻点，
要是停下来，声音又呒没了。埃辰光

战备教育抓得邪气紧，大会小会讲
个侪是“阶级斗争”，想到后头可能

有人跟踪，我紧张得浑身冒汗。好勿

容易看到了山坡浪个岗亭，我连奔

带跑，完成

交接后，就
一头钻进岗亭。当

我伸手掏绢头准备
揩汗，手指头突然碰着一

样物事，我马上恍然
大悟，暗暗交好笑。原

来搿天下午是训练装
填炮弹，百把斤重个

炮弹要连续搬上搬下
几十趟，大家侪吃力煞

了。夜里吃饭侪勿像平常

用饭勺盛饭，而是拿碗倒
扣辣饭盆浪，用调羹兜底抄。

我用力过头，调羹断脱了。吃
好饭，我就随手拿断脱个调

羹放进裤子袋袋，啥人晓得
半夜上岗一路碰出声音来，

闹出自家吓自家个笑话。
有年夏天，全连辣淮河

边浪一座叫马益山个山脚下

头训练。有天夜里我辣炮阵
地站岗，突然听到前方传来

窸窸窣窣个声音。埃辰光我
已经是超期服役个老兵，勿

像刚刚参军碰着事体就慌里
慌张。我喝问几声，非但呒没

一眼回音，声音反而离我越
来越近了，我马上警觉起来，端起

枪迎上去，一边走一边继续喝问。
见还是毫无反应，就迅速上刺刀，

子弹上膛，同时就地卧倒。就辣我
眼睛紧盯前方个辰光，辣月亮光

个反衬下头，果然有个黑影慢悠
悠朝我走过来，再仔细一看，我马

上松了一口气，原来搿个黑影是

一头水牛。后头才晓得，搿头牛是
附近生产队嗰，因饲养员一时匆

忙，夜里加好草料，栏门呒没关牢
就困觉去了。搿头牛半夜里就到

我此地“跑人家”来了。

虽然站岗辣部队里是一桩再
平常勿过个事体，但我个成长，我

个成熟，是从站岗开始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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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语中古语

文 / ?世荪镬铲、镬灶、镬底陀

    古代青铜器中有一种用来烧煮

东西的大锅叫“镬”。镬，《广韵》“胡
郭切”，上海话读若“学（入声）”就是

我们平时厨房里用的那个“钢种镬
子”“炒菜镬子”“牛奶镬子”的那个

“镬”。
最早的镬大多和鼎一样，有三

个脚，便于在下面生火。据信，从汉

代开始，灶逐渐普及，镬的脚也就慢
慢消失了。东汉高诱注释《淮南子》

说：“有足曰鼎，无足曰镬。”唐代颜
师古注释《汉书》时也说：“鼎大而无

足曰镬。”古时候，镬除了煮食物，还
作为一种酷刑，用来煮活人！即便后

来这种被称作“镬烹”的刑法被废除
了，人们还是相信坏人死后在地狱

会有“汤镬”伺候。纪晓岚《阅微草堂
笔记》：“君多忤父母，于法当付镬汤

狱。”这同时也说明古代的镬子够大
的。宋代《绀珠集》记载，当年孟尝君

用来招待食客的两口大镬，“大者容
四十石，小者容三十石。”

也许和元代后入声词大量消失

有关，这个“镬”字在普通话中已

不怎么见用；但上海话依然留有
许多与之相关的词语。余秋雨在

散文《乡关何处》中回忆家乡的饭
食：“偶尔哪吃白米饭了，饭镬里

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
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

飘洒全村。”“饭镬、镬盖”即是饭

锅、锅盖。《中国歌谣集成（上海
卷）》有数落女儿不孝的歌词：“我

格囡么乌梅汤淘饭黑心肠，镬灶
水揩面黑良心。”“镬灶水”指刷洗

锅子的脏水；“镬灶水揩面黑良
心”也是一句上海话熟语。其他

熟语还有：“镬里勿争碗里争

（眼光短浅）”，“隔灶头饭镬

格外香（无端羡慕嫉妒）”，

“上勿得桌落勿得镬（不中

看也不中用）”，“隔壁打翻
镬灶水（事有牵连）”。此

外，镬铲、镬台、镬灶、镬
灰、镬焦、镬底陀、起油镬、

镬里鹞鹰、踏穿镬

盖等，都是上海

人熟悉的词

语。

想起“家庭妇男”陈爷叔 文 / ?德华

茄山河

灶披间

酸酸甜甜锅包肉
文并图 / 沈一珠

文 / 侯宝良讲讲老早“拆纱头”

    今年疫情禁足辣屋里向，线

上逛街蛮扎劲。偶然看到两个像
父子样个辣网上叫卖爆炒米花，

铁炉子边浪堆满爆好个珍珠米、
年糕片、蚕豆花……搿幅景象让

我想起一个老邻居。
老早屋里附近个陈爷叔会

爆炒米花，伊有个外号叫“家庭

妇男”，是别人嘲笑伊没有工
作，辣屋里带小人做家务。

伊其实是勤快人，我
就是从伊搿搭看到吃到炒

米花嗰。搿天陈爷叔带仔
爆炒米花个家生辣院子前

头个空地浪摆摊头，我看

伊点火烧煤，拿一块灰乎
乎个金属炼成转锅

个盖头。后来我
才晓得搿是

金属铅。

第一炉珍珠米是伊自己带来

嗰，摇啊摇，10分钟过脱，陈爷叔
立起来，翘起铁炉子一角插进麻

袋个洞洞眼里，铁钳扳住炉角，高
喊一声：炒米花响啦！勿等阿拉搿

点看闹猛个小人捂牢耳朵，一声
巨响一团气，珍珠米个香味扑鼻

而来。伊从布袋里拿出一眼珍珠

米分拨阿拉尝味道，噢哟真好吃
啊！搿辰光已经有大人小人舀屋

里向个大米、蚕豆来爆炒米花。
陈爷叔做周围邻居个生意，

收 5分钱，加糖精片就再添 1分
钱。逢年过节生意好个辰光，伊儿

子也会来帮忙。陈爷叔负责摇炉
子拉风箱，伊儿子负责往炉膛里

添煤和拉麻袋。等“炒米花响了”，
伊儿子就捉牢装炒米花个麻袋，

不让气浪冲脱炒米花。然后拎起
麻袋，拿炒米花倒进人家带来个

钢精锅里。我有趟拿装糖果个大

罐头去装年糕片，陈爷叔一边朝
罐头里装，一边夸我聪明，用罐头

装炒米花勿容易受潮。
老底子大家手里侪勿宽裕，

糖果饼干价钿贵，只有走亲访友
个辰光才会买一点当礼品，价钿

便宜个炒米花就是邪气受屋里小

人欢喜个零食。再后来国家改革
开放了，大家个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开始讲究食品安全和食品卫
生，听说吃爆炒米花容易铅中毒，

大家侪勿到街面浪去买炒米花
了。时至今日，爆炒米花个行当已

经消失很多年了。呒没想到，又辣
网络浪看到了，而且使用个是电

动机器和不锈钢器具，勿必担心
重金属污染。想象着儿时个转炉

烟火和香甜滋味，我果断下单了
童年味道个爆米花！

    整理衣橱个辰光翻出

了交关旧汗衫、坏脱个棉

毛衫，捐出去勿像样，当揩

布用也用勿脱，厾脱像啥是

浪费。我自说自话讲：拨伊“拆

纱头”？又拿件坏脱领圈、袖子

个棉毛衫齐胸剪脱，缝好一头讲：

“拿拆下来个回丝塞进去做只靠

垫芯也勿错嘛。”老妻讲，现在啥
人还“拆纱头”？我讲拆就随手拆

起来，还讲起老早厂里还有人勿
舍得用迭种“好回丝”揩机器。

记得埃歇辰光社会浪有专门

机构收购针织厂、色织厂成衣裁

剪下来勿好再用个边角料，批拨
里弄服务站，服务站再分配拨有

生活困难个人家，让伊拉手工拆
成一团团纱线，再交回服务站经

质检后按量计价，伊拉回收了再
卖拨工厂。搿种纱线团就是回丝，

辣厂里可以用来揩机器设备，辣

屋里可以当抹布揩台子凳子。

讲起“拆纱头”搿种手工生
活，虽然赚头勿大，但好坏也算一

种福利性个赚钱途径，可以补贴
家用，又勿需要啥技能，老老小小

侪好做。再讲埃歇辰光邻舍道里
就欢喜碰拉一道茄山河，乃末正

好帮忙拆，屋里个小人嘛做完功
课也来拆。大家坐辣一道，家长里

短，南腔北调，嘴巴勿停、手里勿

闲，一歇歇工夫就拆好一大堆。
“纱头”有两种：一种是汗衫、

棉毛衫个边角料，搿种纱线细洁，
算是“好回丝”；还有一种是从厚

绒衣裤或者色织料拆下来个，各
种颜色、质地个纱线混辣一道，品

相就差了一点，阿拉叫伊“烂糊回

丝”或者“粗回丝”。从前我辣工厂
上班，到车间仓库里领回丝个票

据也分成两种，一种可以领“好回
丝”，一种可以领“粗回丝”。

因为各种纺织品个织法勿
同，“拆纱头”当然有“好拆”、“难

拆”之分，平针织法就好拆，寻到

一根纱头拉出来，就可以一拉到

底。难拆就要勿断寻纱头，而且还
拉勿出长纱线，弄得心里老齁势

个。阿拉读小学个辰光，每个礼拜
侪有劳动课，常常有“拆纱头”个

生活。门槛精个张强就专门拣好
拆个面料，拆得快，常常得到老师

个表扬。其实伊拉屋里是“拆纱
头”专业户，经验丰富呀。

想想勿管“拆纱头”还是其他

外包工家庭个子女，伊拉个劳动
观念侪要比经济条件富裕家庭个

子女强，张强屋里是困难户，拆纱
头就是伊拉个课外生活。伊后来

自豪讲，伊拉兄妹几个就是靠“拆
纱头”赚零用钿个。为了拆得快、

拆得好，伊还开动脑筋，搞了勿少
小创意小工具。

讲到搿搭，我手里个几件旧
汗衫也已经拨拆成一大堆回丝

了。看看搿堆回丝，心里蛮有成就
感，讲：“老婆，侬看看交，阿拉讲

讲闲话、拆拆纱头，倒也拆仔一大
堆了，做一只靠垫绰绰有余了。”

    迭只菜一听名字就晓得勿是

上海菜，不过，觉着交关上海人侪

欢喜，因为伊也是酸酸甜甜嗰。
上海人有交关家常小菜也是

迭种味道，像咕咾肉、糖醋小排，
烧法也差勿多，侪是肉先浆好，裹

一层湿淀粉，油里炸透仔，再着一
层糖醋泥辣外头。

迭只菜顶早是一个同事带阿
拉去吃着嗰。同事一家门从哈尔

滨到上海，尽管语调里有明显东
北口音，偏生伊讲闲话、做事体倒

是温柔细巧、软糯服帖，南方得一
塌糊涂。后来熟了，一问，人家外

婆家就是辣江南水乡嗰，怪勿得。
从前我辣汉口路附近上班，

开始，阿拉按阿拉个习惯，常常带
伊去吃三黄鸡、鸡粥、鸡汤面；要

么就是菜肉馄饨、生煎馒头；后
来，阿拉就拨伊带到东北小馆子

里去吃地三鲜、锅包肉咾啥。老

实讲，后来，三黄鸡侪勿大去吃
了。当然，也是因为东北小馆离单
位更加近一眼。

所以讲，吃物事

习惯迭种东西，常常
也是呒啥节操好讲

嗰，抖一抖，落一地。

有滋有味才是硬道
理。

锅包肉个材料比
较简单：里脊肉 200

克左右，葱、姜、蒜各

少许。调料包括盐、
糖、生抽、老醋、黄酒、

油、生粉各少许。做个
辰光，先拿猪肉汏清

爽，沥干，切成薄片，
用盐、黄酒腌一歇；再

拿生粉 200 克左右，

加适量水，拌得稍微
厚一眼，肉片摆进去，

同时加少许油，让生
粉浆全部裹牢肉片。

油镬里多倒点

油，烧到六七成热，拿
肉片轻轻交摆下去，氽成形后撩

出来；油再烧到六七成热，成形个
肉片再摆下去，炸到金黄颜色就

好出锅了。
接下来，用小碗调盐、醋、糖、

生抽汁备用，糖搭仔醋可以多一

眼。油镬里留一点油，葱、姜、蒜摆
下去煸香，再拿糖醋汁倒下去，烧

到汁水黏稠，金黄色个肉片倒下
去，拌匀，就可以出锅上桌了。


